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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爾語群分佈於川西阿壩、甘孜兩州六個縣，屬於漢藏語系羌語支嘉
戎語組。本文沿用並進一步闡釋Tournadre & LaPolla對示證式的修正定
義，系統介紹中部霍爾語格西話謂語的示證範疇。格西話採用零標記
及三種後綴構成的「四元對立」示證體系。說話者報導敘實、自知、
過去親歷、現場親察等情況時，對訊息有高度的掌握，無需添加任何
示證標記；而三種示證後綴分別代表說話者掌握度較低的三類訊息，
即現場察知的「新知」訊息、事後方知的「後知」訊息、以及二手轉
知的「旁知」訊息。此外尚有兩種動詞成分可表達近似示證的語意，
然而尚未充分語法化成為示證體系的一部分。格西話示證體系的形式
與用法都有鮮明的特點，在霍爾語群中具有代表性。雖不能排除藏語
示證模式的影響，但主要為自身發展形成的語法範疇。

關鍵詞: 嘉戎語組, 霍爾語群, 動詞曲折形態, 示證式

1. 引言

示證(evidentiality)是跨語言常見的謂語曲折範疇，主要表達說話者陳
述的憑據。語言一般可由詞彙或句法手段傳達類似語意，然而約有
四分之一的語言發展出專用的示證形態，成為謂語必用性的曲折範
疇(Aikhenvald 2004: 1)。示證式的地理分佈並不均衡，幾乎全不見於非
洲，卻密集出現於高加索、南北美、新幾內亞、喜馬拉雅等地的語
言，包括漢藏語系中的藏緬語(De Haan 2013)。

學界對「示證」較普遍的定義是「訊息來源的語法標記」，而
「訊息來源」指的是說話者做出陳述時所依據的訊息途徑，包括自
我認知(self-aware knowledge)、內部感知(endopathic sensation)、感官察
知(sensory perception)、推斷(inference)、聽聞(hearsay)等（Willett 1988;
De Haan 1999:84; Aikhenvald 2004:1;劉丹青2008:493）。然而，從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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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角度來看，僅將示證現象理解為「訊息來源」並不周延。原
因是在示證區別豐富的語言中，明顯不同的訊息來源（內部感知
與感官察知）常表達為同一示證形態，有些示證範疇則不凸顯訊
息來源(source-neutral evidentials; Aikhenvald 2018: § 1.3.2)，並且相同的
訊息來源也常有進一步的示證區別（見下文）。Tournadre & LaPolla
(2014)對示證提供了與眾不同的定義：「representation of source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s perspective and strategy」，
明確將說話者提供訊息的話語來源（自陳、轉述、多重轉述）以及對
訊息本身的掌握度（如完整掌握訊息的「親力親為」情況、僅部分掌
握訊息的「事後方知」情況）做出區分，特別適用於示證現象異常豐
富的現代藏語。1

漢藏語系除了藏語群語言之外，羌語支嘉戎語組的語言也都
存在謂語示證範疇，其中嘉戎語的示證式學者的討論較為充分(Lin
2000; Prins 2016; Sun & Bstan’dzin Blogros 2019; Jacques 2019)。霍爾是嘉
戎語組下的另一獨立語群，內部分歧很大，至少可識別出北部（壤塘
縣）、西部（新龍縣）、中部（道孚、丹巴、爐霍、金川縣）三種互
不通話的霍爾語，其下還有顯著的方言差異(Sun 2019)。2霍爾語的示
證式目前未見專題研究，僅有中部霍爾語描寫文獻間接提及（格什扎
方言：多爾吉 1998: § 3.5; Honkasalo 2019: § 9；道孚方言：黃布凡1991;
Jacques et al. 2017）。道孚方言部分，黃布凡(1991:36)首度記錄了道孚
縣格西話si的示證用法，稱其為「方查語氣」。Jacques et al. (2017: § 7)
描寫了道孚縣孔色話的 -rə與 -sə兩種標記，分別稱其為感官(sensory)與
過去推測(past inferential)示證。這些觀察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難稱全
面。

1. 以川西達古藏語的示證體系為例，依據說話者對訊息掌握度由高至低，區分為「自
知」、「親歷」、「後知」三大類示證，而「親歷示證」範疇之下還須根據訊息掌握
度與認知整合度進一步分出「全程」、「始程」、「熟知」、「新知」、「漸知」五
種示證區別(Sun 2018)。這些細緻的示證區別，僅以「訊息來源」為本的傳統示證定義
無法周延闡釋。
2. 爐霍縣斯木、宜木等鄉的霍爾語，以及丹巴縣巴旺、聶嘎鄉的霍爾語的特徵近於中
部霍爾語，但仍有較大的差異，其方言歸屬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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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的在於採用Tournadre & LaPolla對示證式的修正定義，深入
探討中部霍爾語格西話的示證體系。3語料採自道孚縣格西鄉坭灣村4

（以下簡稱「格西話」），如圖 1：

圖 1. 道孚縣格西鄉地理位置

正文架構如下。第二節詳細介紹格西話的示證體系及各個示證標記的
功能。第三節審視兩種表達類似示證語意的形態標記。第四節揭示格
西話示證體系的突出特徵與類型屬性，提供與其他霍爾語示證現象的
比較視野，並探討格西話與周邊安多藏語示證體系的異同與關聯，為
全文提供總結。

3. 本文取材自兩位作者多年合作調查蒐集的一手資料，包括長篇自然口語語料、母語
合作人主動提供的示證情境語料，以及Dahl (1985)的時、體、情貌問卷附錄（The TAM
Questionnaire；中文翻譯依據田阡子、潘家榮《慶祝戴慶廈教授80華誕文集》(2016)，
498–49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本問卷對示證研究相當有用，因內容多屬對話，
且情境背景也有清楚說明。本文語料採音位標音方式，符合Leipzig Glossing規定的語
法註釋不再列入文末的縮寫對照表。保守的嘉戎語組語言，動詞有詞幹交替現象，最
多可區別第一（基式）、第二（過去）、第三（單數非過去及物）三個詞幹。不同的
詞幹，本文以下加數字方式標誌。
4. 格西鄉於2020年6月撤鄉，原格西鄉和麻孜鄉吾斯尼村、依格村、吾卡村所屬行政
區劃歸鮮水鎮。坭灣村海拔較高，地理位置偏僻。全村人口大約200多人，霍爾語保存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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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格西話的示證體系

格西話的示證範疇，是由零標記及-rə、-gurə、-sʰi三個後綴構成的「四
元對立」體系。示證標記的選擇，反映說話者對訊息掌握度的判斷，
有嚴格的用法區別。四種示證式的功能分別介紹於下。

2.1 零標記：深知示證

不加示證標記的謂語形式表達說話者對所報導的訊息有較高的掌握
度，蘊含明確的「深知」示證語意，包括敘實(§ 2.1.1)、自知(§ 2.1.2)、
過去親歷親察(§ 2.1.3)、現場親身參與(§ 2.1.4)四種情境。

2.1.1 敘實情境

說話者陳述客觀事實或普遍規律的敘實(gnomic)情境，採用零示證標
記。這一類的語句，特別是在講述故事時，也可加上直陳語氣後綴
-gorə。5 敘實的內容包括格言諺語(1)，自然規律(2)，以及習慣性的行
為或狀態(3–4)：

(1) jɑʁɑ
樓上

rə-v-qe
向上-tr-扔

qɑɮe=ɣu
烏鴉=agt

mí-ŋgə
neg-吃

ɲəvə
樓下

nə-v-qe
向下-tr-扔

kətɐ=ɣu
狗=agt

mí-ŋgə
neg-吃

扔到樓上烏鴉不吃，扔到樓下狗不吃（當地俗諺，比喻女子被糟蹋後沒人娶
了）。

(2) stʌɣu
道孚

rtsukʰa
冬天

kʰava
雪

qʰi
下

道孚冬天會下雪。

(3) tʰə
3sg

steste
經常

ŋo
病

他經常生病。

5. 這種直陳後綴-gorə的用法如下例：

ŋɐ=ji
1sg=gen

vədɐ=ɣu
妻子=agt

ɐtʃʰə
什麼

ʃʰʌʃʰʌ
一些

və-gorə
做-ind

mo
dm

我的妻子（每天）到底做些什麼呢？(《做夢人的故事》)

直陳後綴的過去時形式是-sʰorə。Honkasalo (2017)記錄的麻孜話故事中出現了虛詞
sərə，觀察其用法應是格西話過去直陳後綴的方言對應形式，不過作者將其處理為
inferential及sensory示證標記的疊加，恐有未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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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ʂɐʃi=ɣu
扎西=agt

ɐrɐ
酒

v-tʰi
tr-喝

扎西喝酒（有喝酒的習慣）。

2.1.2 自知情況

說話者對於本身自發的行為(5–6)或恆久的狀態(7–8)認識最深，訊息掌
握最完整。傳遞這類「自知」(egophoric)訊息時，也須採用零示證標
記。

(5) ŋɐ
1sg

tʰə=ji
3sg=gen

ɣmʌ=ɲi=də6

傷口=pl=def:acc
nə-vzu-u
pst-縫-1sg:tr

我把他的傷口都縫上了。（《兩兄弟與山妖的故事》）

(6) tʰɐmkɐ
玉璽

ŋɐɣne
1du

də-rkə-ŋ
pst-偷-1

我倆偷了玉璽。（《做夢人的故事》）

(7) ŋɐ=ji
1sg=gen

gede
孩子

ɣnə=ʁe
兩=CLF

ɟi
存在

我有兩個孩子。

(8) ɐbɐ
爸爸

ɐmə
媽媽

ŋɐ
1sg

nəɣne=ji
2du=gen

zi
兒子

məlɐdembe
木拉典備

ŋu-ŋ
cop-1

爸爸媽媽，我是你們倆的兒子木拉典備。（《木拉典備的故事》）

2.1.3 過去親歷親察情況

這一類採用零示證標記的情況，指的是說話者被動參與或親身感
知的過去經歷，7包括對外在事件的觀察(9–10)及自身的非自主經歷
(11–12)：

(9) ɐvəsɲi
昨天

sonʌ=ɣu
三郎=agt

jədə=ji
自己=gen

zi=ʁɑ8

兒子=acc:sc
nə-ncʰə
pst-打

昨天三郎打了兒子。

6. 格西話後依附詞=də除表定指外，還有標記表賓格的功能。相關討論請參見孫天
心、田阡子(2013)。
7. 文獻習稱「直接」(direct)示證。
8. 格西話發展出源自表「垂直表面」位格的特殊賓格標記=ʁɑ，搭配表「表面接
觸」surface contact類動詞(Fillmore 1970)使用，請參孫天心、田阡子(2013: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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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vdzi
人

ɲɐɲɐ=ʁe=ɣu
黑的=indf=agt

rɐɲɐ=lu
黑馬=indf

rə-v-ci=tʃʰu
pst:向上-tr-騎2=seq

rɟu
跑

də-v-lʌ
pst-tr-釋放

nə-v-qe=tʃʰu
pst:向下-tr-摔=seq

ʃə=lu
牙=indf

də-gvʌ
pst-脫落

də-jəjə=tʃʰu
pst-說:pl=seq

（他們倆）說：「…一個黑（衣）人騎了匹黑馬奔馳，被（馬）摔了下來，
掉了一顆牙。」（《青蛙王子的故事》）

(11) tʰə
那個

rveqe=ɣu
兔子=agt

ŋɐji=də
1pl=def:acc

ʝilʌʝilʌ
差點

rsɑ
命

pʰʌ=lə=gə
丟=nmlz=indf

nə-və
pst-做

də-jəjə-sʰorə
pst-說:pl-ind:pst
（他們）說：「那隻兔子害我們差點丟了性命。」（《五個動物的故事》）

(12) ŋɐ
我

lɲilʌm
夢

gɐji=gə
好=indf

lɲi=gə
做夢=nmlz

də-ɟi-ŋ
pst-在-1

（《做夢人的故事》）我（當時）正在做著一個好夢。

2.1.4 親身參與的現場情況

說話者敘述自身參與其中的現場情境，也須採零示證形式。下例中，
句(13)適用於說話者與敘述對象「扎西」同在家中時；句(14)適用於說
話者剛從外面雨中返回時：

(13) tʂɐʃi
扎西

jo
家

ɟi
在

扎西在家。

(14) məqʰi
雨

qʰi=gə
下雨=nmlz

ɟi
在

（外面）正在下雨。

2.2 標記 -rə：新知示證

示證標記-rə的功能是報導說話者在現場即時察知的客觀情境(15–17)或
自身感覺(18)，藉以標誌說話者在現場或過去某時間點臨時取得的新
訊息，我們分析為「新知示證」(immediate evidential; Nichols 1986; Sun
1993:976–977; DeLancey 2012; Sun 2018:52)：9

9. Nichols倡議以「immediate evidential」標籤來標誌以下的示證功能：「…The speaker
uses it in a more or less spontaneous reaction to a new, salient, often surprising event just as it
happens (Nichols 1986:248).」Sun (1993)首度將其運用於安多藏語示證式描寫，並譯出
對應的中文術語「新知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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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o
房子

gʌ-cʰʌ=gə
nmlz-大=indf

ŋu-rə
cop-imm

(Dahl 1985: 1)（站在房子前面說：）「房子很大。」

(16) vdu=regə
看見=seq

gə-scəke=regə
pst-看=seq

eː
excl

ɐdə=ɲi
這個=pl

rnɐmɲɟʌr=də
表情=def

zə
太

mí-ʁje-rə
neg-好看-imm

mo
dm

（兔子）看見了，又觀察了一下（說）：「啊！這幾位的臉色不太好
哦！」（《五個動物的故事》）

(17) tʰə
3sg

bubɐ
藏族

ŋu-rə
cop-imm

（看著他的證件）他是藏族。

(18) ŋɐ
1sg

rkʰu=gə
冷=nmlz

ɟi-ŋ-rə
在-1-imm

我覺得冷。

值得注意的是，-rə也適用於在過去某時間點臨時察知的情況 (19–21)。
報導過去事件時使用「新知示證」應屬「歷史現在時」(historical
present; Fludernik 1991)用法，藉以讓敘事更為生動而有「臨場感」：

(19) ŋɐ
1sg

jo
家

ɮe-ŋ=tʃʰɐ
到2-1=時

tʰə=ɣu
3sg=agt

dʒədə
信

ɣne
兩

v-rɐ=gə
tr-寫=nmlz

ɟi-rə
在-imm

(Dahl 1985: 140)（昨天）我回到家的時候，（發現）他正在寫兩封信。

(20) ɐdə
這個

ləpʰə=də
樹=def:acc

ŋɐ
1sg

vdu-u=tʃʰɐ
看見-1sg:tr=時

ɐdə
這個

ləpʰə=də
樹=def

ŋɐ=ji
1sg=gen

ʁzupu=ji
身體=gen

mtʰuʁmɐ
高矮

ʒíɡə
那麼

dʒə-rə
存在-imm

我看見這棵樹時，這棵樹跟我一樣高。（《吉祥四瑞的故事》）

(21) gɐji=gə
好=adv

nə-scəkə-ŋ=gə
pst:向下-看-1=seq

mə-se-u-rə
neg-認識-1sg:tr-imm

ɐtʃʰə
什麼

ŋu=gə
cop=nmlz

χɑ
知道

mí-gu-ŋ-rə
neg-知道-1-imm
我仔細往下一看，不認識它，不知道它是什麼。（《小時放牧遇到豬獾》）

2.3 標記 -gurə：旁知示證

2.3.1 旁知示證的用法

與 -rə一樣，示證後綴 -gurə須結合非過去動詞形式，陳述說話當時
的狀況。不同之處在於，-gurə表達說話者的依據是二手訊息，包括
當場察知的間接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 (22)，或他人提供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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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換句話說，-gurə的功能在於表達說話者對現場情況的報導
是依據「從旁得知」的訊息，我們分析為「旁知示證」(secondhand
evidential)：

(22) tʂɐʃi
扎西

jo
家

ɟi-gurə
在-sh

（看見他外出的鞋子脫在他家門口）扎西在家。

(23) a. （A從外面回家，告知在屋內的B）
pʰi
外面

məqʰi
雨

qʰi=gə
下=nmlz

ɟi
在

外面在下雨（一手訊息）。
b. （B將訊息轉告C）

pʰi
外面

məqʰi
雨

qʰi=gə
下=nmlz

ɟi-gurə
在-sh

外面在下雨（二手訊息）。

(24) tʰu=ɣu
3sg=agt

dʒədə
信

v-rɐ=gə
tr-寫=nmlz

ɟi-gurə
在-sh

（A：我剛剛跟弟弟通了電話。B：他現在在做什麼？A回答：）他在寫信。
(Dahl 1985: 7)

(25) məlɐrebɐ=ɣu
米拉日巴=agt

tʰə=ji
3sg=gen

fʃʌ=lə=də
說=nmlz=def:acc

də-ntʃʰi=regə
pst-聽到=seq

ɣəzə
麻雀

tʰəpi
那麼

gʌ-de=gə=ɣu
nmlz-小=indf=agt

mtsʰu
湖

tʰəpi
那麼

gʌ-cʰʌ=gə=də
nmlz-大=indf=def:acc

ɣro
乾

spʰrə
致使

cʰɐ-gurə
能-sh

ŋɐ
1sg

vdzi=ʁe=ɣu
人=indf=agt

mkʰʌr=gə
碉樓=indf

vʒoŋ
修

lecʰɐ-ŋ
當然能-1

də-ntsʰə=regə
pst-想=seq

米拉日巴聽了（麻雀）說的話就想：「那麼小的一隻麻雀，卻能把那麼大的
湖弄乾，我作為一個人，當然能修個碉樓！」（《米拉日巴的故事》）

「旁知示證」也常見於格西話傳統故事的文本，講述者運用這種敘述
策略(narrative strategy)表達故事的內容得自他人的二手訊息：

(26) tsʰə=re
鹽=conj

dʒɐ
茶

tʰə=gə
那=top

tʰəpi
那樣

nə-v-dʌ=tʃʰu
pst-tr-做=seq

ɮe=sʰi=gə
到2=nmlz:pst=indf

ŋu-gurə
cop-sh

那鹽與茶呢，就是那樣的過程來的。（《茶葉和鹽巴的傳說》）

旁知示證-gurə的語意範圍涵蓋現場觀察的旁證或親耳的聽聞，都牽涉
到訊息的感官(sensory)接收。至於邏輯或常理的判斷(assumption)，須
表達為直陳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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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χɑvdu
現在

tʂɐʃi=ɣə
扎西=agt

zɑmɑ
飯

ŋgə=gə
吃=nmlz

ɟi-gorə/*gurə
在-ind

現在扎西在吃飯（依常理判斷，現在是他平時用餐的時間）。

2.3.2 旁知示證標記的來源

格西話有一個「前瞻體」後綴-gu（將、會），用以判斷未來的情況
(28)，也可加新知示證後綴-rə表達現場發現將發生的狀況(29–30)：

(28) ŋɐ
1sg

ɐdə=də
這個=def:acc

ŋgə-u-gu
吃-1sg:tr-將

我會吃這個。

(29) ŋɐ=lɐ
1sg=TOP

ʁɲɐ=tʃʰɐ
牛糞=上

ntʰvɐ-ŋ-gu-rə
踩-1-將-imm

我（突然發現自己）要踩到牛糞了。

(30) ŋɐ
1sg

ɣəro
向東

ɣə-ve-ŋ
向東-去-1

də-ntsʰə-u=gə
pst-想-1sg:tr=seq

ŋɐ=lɐ
1sg=TOP

gəro
向西

gə-ve-ŋ-gu-rə
向西-去-1-將-imm

我本想走向東，卻（突然發現自己）要走向西邊去了。

前瞻體後綴與「新知示證」的組合-gu-rə與「旁知示證」-gurə語音形
式一致。這種「新知前瞻體」的形式，可能就是「旁知示證」-gurə的
語法化來源，亦即由「新知的未來」語意演化為「未曾親見，從旁
得知」語意，其歷時發展途徑吻合Aikhenvald (2004: 276–277)的觀察：
「未來的情況經常牽涉對未知事物的預測及其伴隨的不確定性，很容
易就與說話者未親見事件的描述聯繫起來」。10須注意的是，新知前瞻
體（例(29–30)）傳遞說話者自身在現場察知的一手訊息，而旁知示證
傳遞從旁得知的二手訊息，指稱的情境也未必是說話現場，二者在語
意上已是南轅北轍，足見語法化後的旁知示證已發展為無法拆解的整
體示證標記。

10. 原文為：「A future typically includes an element of prediction concerning something
unwitnessed and of subsequent lack of certainty. It can easily come to be associated with a
description of events which the speaker has not witnessed personally」。北美Patwin語推測
示證後綴 -boti的詞源是處所助動詞 -bo的未來形式，也經歷了類似的語法化途徑
(Whistler 1986: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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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標記-sʰi：後知示證

與前二個示證標記不同的是，-sʰi必須結合動詞過去形式（方向前綴
+V；田阡子、孫天心2019）使用，出現的語境包括說話者未親歷，或
雖親歷而當時未察覺的過去情況、說話者親歷而受話者未親歷的過
去情況，乃至出乎意料的現場情況。總體來說便是表達說話者對所
陳述訊息「後知後覺」，僅有較低的掌控度，因此可分析為「後知示
證」(hindsight evidential)。

說話者未親歷而事後得知的過去情況，包括僅見結果(31)、情境推
斷(circumstantial inference) (32)、聽聞(hearsay) (33)三類語例：

(31) ɬʰo=ɲi=ɣu
牧人=pl=agt

də-jəjə=tʃʰu
pst-說:pl=seq

jədə=ɲi
自己=pl

tsʰʌjilɑʁɑ=tʃʰɐ
羊群=上

spjoŋkʰə
狼

nə-xɐ-sʰi
pst:向下-出來-hs

də-jəjə=tʃʰu
pst-說:pl=seq
牧人們說：「咱們的羊群裡來了狼！」（《五個動物的故事》）

(32) məqʰi
雨

də-qʰi-sʰi
pst-下雨-hs

(Dahl 1985: 59)（看著窗外，見到地是濕的）（不久前）下了雨。

(33) rɟʌlbə
國王

də-sʌ-sʰi
pst-死2-hs

（問：昨天你去鎮上的時候，你發現什麼了？回答:）國王死了。
(Dahl 1985: 59)

以上三例不同處在於，(31)的背景是牧人們看見狼穿著兔子送的藏靴
在羊群裡追羊；牧人們的陳述「咱們的羊群裡來了狼」的依據是親見
狼進了羊群的直接後果：狼就在羊群裡，而非情境推斷（死了羊、羊
的數目減少了）；(32)「下了雨」是僅以「地濕」為情境證據作出的推
測；(33)「國王死了」則是聽聞而來的訊息。

下例中，（狐狸、狼、烏鴉、喜鵲）四隻動物被兔子耍弄了後才
意識到受騙了，後知示證呈現的是它們「雖親歷而當時未察覺」的過
去情況：

(34) ɐdə
這個

rveqe=ɣu
兔子=agt

jədə=ɲi=tʃʰɐ
自己=pl=上

ɟʌv=ɡə
耍弄=nmlz

nə-və-sʰi
pst-做-hs

（原來）這兔子耍了我們！（《五個動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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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知示證並非一定指稱過去，還可表達說話當時意料之外的狀況。下
例中，說話者原以為兒子不在，到家後才發覺想法有誤。這種用法，
其實並未脫離後知示證的核心語意：「原先不知，事後才知」：11

(35) zi=la
兒子=top

jo
家

də-ɟi-sʰi
pst-在-hs

（沒想到）兒子居然在家！

下例則是呈現另一種較特殊的後知示證用法：

(36) jo
房子

gʌ-cʰʌ=gə
nmlz-大=indf

də-ŋu-sʰi
pst-cop-hs

（說話者談論昨天第一次看見，而現在看不見的房子）房子是很大的。
(Dahl 1985: 4)

上句中，說話者對昨日親自觀察的房子作出評論，由於房子不在現
場，受話者僅能依據說話者的描述「事後得知」。這種對「說話者親
歷而受話者未親歷」狀況的報導，呈現的是受話者（而非說話者）的
視角，應屬「後知示證」融入受話者觀點的一種延伸用法，12也是講述
往事或傳統故事時常用的敘述策略(37–38)：13

(37) tʰə
3sg

ftsʌn=ɲi=ɣu
山妖=pl=agt

gə-v-kʰrə-sʰi
pst-tr-逮-hs

他被山妖們逮到了。（《兩兄弟與山妖的故事》）

(38) lɐkʰɐ
山梁

nə-scəkəke-sʰi=gə
pst:向下-看:pl-hs=seq

kɐpe
小房子

ŋəmiŋəmɐ
確實

ɣdʒʌv=gə
燃燒=nmlz

də-ɟi-sʰi
pst-在-hs

他們從山梁往下看，小房子確實已經燒起來了。（《做夢人的故事》）

11. 「出乎意料」、「驚知(mirative)」等語意常可藉由「後知」、「新知」等示證
式兼表，但不是這些示證範疇的核心用法，相關討論請參考Hill (2012)、Sun (2017
§ 2.4.2)、Jacques (2019 § 2.5)。
12. 有關示證式如何反映受話者觀點的討論，請參考Aikhenvald (2004:233, 244)、Sun
(2018: § 2.5)。
13. 「後知示證」-sʰi與「旁知示證」-gurə（參見前例28）均屬講述往事及傳統故事的
敘述策略。依據母語人的語感，「旁知示證」僅表達敘述的內容是從旁聽來的，而
「後知示證」更強調臨場感，彷彿敘述者曾經親身經歷講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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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達類似示證語意的動詞成分

格西話有兩種動詞成分，一是引述標記 -jərə，一是過去前綴də-，彷彿
也有類似示證的用法，然而細究之下均非示證體系的一部分。以下分
別介紹其用法。

3.1 引述標記 -jərə

引述式(quotative)是跨語言最常見的示證區別(Willett 1988; Aikhenvald
2004; De Haan 2013)。14例如南美洲Cuzco Quechua語的示證體系，即
由-mi（直接）、-cʰá（推測）、-s（引述）三個示證後綴構成(Hintz &
Hintz 2017: 9)。然而，表達「引述」的語言形式不見得都能視為「引述
示證」標記，關鍵在於是否與言說動詞的正常用法有嚴格區別。

格西話言說動詞jə的屬性較為特殊，不加及物標記f/v-,15第一、二
人稱單數也不選擇及物形式-u, -i的人稱後綴，形態上為不及物；然而引
述子句又出現在動詞前賓語位置，呈現混合的及物特徵。言說動詞jə出
現在句中須有曲折變化，如下例帶有過去時、複數、及後知示證形態
的də-jəjə-sʰi:16

(39) tʰəɣne=ɣu
3du=agt

də-jəjə =tʃʰu
pst-說:pl=seq

[ŋɐɣne
1du

ʁneskurtʃʰundʒʌ
轉經拜佛

ʃəʃə-ŋ-gu]
去:pl-1-將

də-jəjə-sʰi
pst-說:pl-hs

那兩個人說：「我們倆要去轉經拜佛。」（《阿古登巴到富人家做傭人》）

14. 引述(quotative)與聽聞(hearsay; reported)示證均表陳述的內容來自他人，不同之處
在於前者明確交待原話者，而後者不提原話者(Aikhenvald 2004: § 5.4.1)。格西話並無
專門表達陳述來自聽聞的「聽聞示證」，而是以「旁知示證」-gurə (23–25)、「後知示
證」-sʰi (31)、及本節介紹的引述標記 -jərə (41)兼表。
15. 動詞詞幹聲母為唇音或複輔音時，及物f/v-前綴因語音共存限制不能出現（孫天
心、田阡子2013:227）。然而，此處言說動詞jə不加及物標記f/v-並非由於音韻的限
制。及物謂語 mpʰrimə jə（算命）的主要動詞jə與言說動詞同形，但下例中就必須加及
物前綴v-：

mpʰrimə=bɑ
算命=等

nə-v-jə-sʰi
pst-tr-做-hs

算命的就（為他們）算了個命（《木拉典備的故事》）

16. 有關中部霍爾語藉由重疊動詞詞幹造成複數形式的現象，參見田阡子、孫天心
(2016)、Sun (to ap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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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格西話言說動詞jə已發展出僅保留「數」變化的特殊引述形式。
單數 -jərə「聽（一個人）說」可能由言說動詞jə加新知示證rə語法化
而來，但已偏離新知示證的常規用法，17複數的形式-jəjərə「聽（多個
人）說」則由重疊動詞詞幹產生。

引述形式也適用於過去情境；在說話者非原受話者的情況下，還
可與言說動詞jə的過去形式də-jə互換(40)，甚至合用(41)：

(40) a. tʂɐʃi=ɣu
扎西=agt

ɐmə=gə
媽媽=dat

qʰɑsʰi
明天

ŋɐ
1sg

mí-ʃə-ŋ
neg-去-1

gu-jərə
將-quot

b. tʂɐʃi=ɣu
扎西=agt

ɐmə=gə
媽媽=dat

qʰɑsʰi
明天

ŋɐ
1sg

mí-ʃə-ŋ
neg-去-1

gu
將

də-jə
pst-說

扎西對媽媽說：「我明天不去了。」（我從旁聽到）

(41) sʰəŋgi=gə
獅子=dat

də-jə=tʃʰu
pst-說=seq

rɟʌlbə
國王

ɐwutʰu
東邊

ɲi=re
2sg=com

ndʐɐndʐɐ
一樣

χtʃʌntsʌn
野獸

tʃʰəmendəme
非常

ŋʌrɟʌl
傲慢

gʌ-cʰʌ=gə
nmlz-大=indf

ɟi-rə
有-imm

tʰə=ɣu
3sg=agt

jə=tʃʰu
說=seq

ŋɐ=re
1sg=com

ncʰəncʰə
相鬥

znə=ŋkʰʌ
敢=nmlz:sbj

ɐ́-ɟi
Q-有

də-ɟi=lɐ
irr-有=irr

ŋɐ=ji=pʰɐ
1sg=gen=com

ncʰəncʰə
相鬥

də-ɮʌ-n
imp-來-2

ɮʌ
來

mɐ́-znə=lɐ
neg:irr-敢=irr

jədə=ji
自己=gen

bətsɐ
男僕

ŋu
cop

mo-jərə
dm-quot

də-jə-sʰorə
pst-說-ind:pst

（狐狸）對獅子說：「國王，那邊有一隻與你長得一樣，非常狂傲的野獸，
它說：『有沒有敢跟我鬥的？有的話，就來跟我鬥。不敢來的話，就做我的
僕人吧！』」（《獅子和狐狸的故事》）

然而，說話者為原受話者時須採引述形式 -jərə，如(42–44)：

(42) tʂɐʃi=ɣu
扎西=agt

ŋɐ=gə
1sg=dat

[qʰɑsʰi
明天

ŋɐ
1sg

mí-ʃə-ŋ
neg-去-1

gu]-jərə/?də-jə
將-quot/?pst-說

扎西對我說：「我明天不去了。」

(43) tʰə=ɣu
3sg=agt

[dʒədə
信

v-rɐ=gə
tr-寫=nmlz

ɟi-ŋ]-jərə/?də-jə
在-1-quot/?pst-說

（問：昨天你問你弟弟忙不忙的時候，他怎麼說？）他說他在寫信。
(Dahl 1985: 156)

17. 若以新知示證表達「（某人在現場）說」，動詞應採進行體jə-gə ɟi-r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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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rgəmʌ=ɣu
石頭=agt

jədə=ji
自己=gen

vəkʰu
肚子

χser
金子

dʒə
存在

jədə=ɣu
自己=agt

jɐ
嘴巴

zʁʌr-ŋ-gu
張開-1-將

ɲi
2sg

χser
金子

rə-tʰʌ-i-pʰʌ-i-jərə/?də-jə
IMP-取-2sg:tr-出2-2sg:tr-quot/?pst-說
石頭說：「我肚子裡有金子。我會張開嘴，你把金子取出來！」（《兩個男
孩取金子的故事》）

格西話引述句的謂語仍須添加反映原話者對訊息掌握度(information
access)的示證標記，18而引述標記 -jərə指明話語來源(verbal source)屬於
轉述；兩種標記各佔形位空格，共同傳遞完整的示證訊息。下例呈現
的是引述標記不標明原話者的「聽聞」(hearsay)用法，然而由引述句
不同的示證標記(45a -Ø; 45b -sʰi)可知，原話者對所報導的事件分別是
「親見」(45a)與「事後得知」(45b)的：

(45) a. [tʂɐʃi
扎西

ɮe]-jərə
回來2-quot

聽說（原話者親見）扎西回來了。
b. [tʂɐʃi
扎西

ɮe-sʰi]-jərə
回來2-hs-QUOT

聽說（原話者事後得知）扎西回來了。

綜上所述，格西話源自言說動詞jə的引述形式 -jərə已逐步朝向「引述示
證」標記發展，但在部分語境中仍可與動詞jə的曲折形式自由交替，尚
未全面虛化為必用的示證標記。

3.2 前綴də-

格西話動詞的（相對）過去時前綴源自方向前綴，其中də-前綴有發展
為通用過去標記的趨勢，但在用法上仍有限制（田阡子、孫天心2019:
§ 3.2）。例如，də-與nə-前綴在χçə‘弄碎’等動詞的過去形式上構成對
立：

(46) a. ŋɐ
1sg

qʰəzi=lu
碗=indf

nə-χçə-u
pst-弄碎-1sg:tr

我（有意）打碎了一個碗。

18. 這個特點與藏語一致。藏語的引述標記（現代方言一般源自言說動詞zer）也有如
例(45)的「聽聞」用法(Sun 1993: § 7.1; Tournadre & LaPolla 2014:24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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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ŋɐ
1sg

qʰəzi=lu
碗=indf

də-χçə-u
pst:RESULT-弄碎-1sg:tr

我（失手）打碎了一個碗。

過去前綴də-在(46b)的效應是取消謂語的「自主性」，將有意的自知行
為轉成無意的親歷行為。類似的區別在藏語中藉由不同的示證式表達
(Sun 2018)：

(47) 達古藏語
a. ŋiː

1sg:erg
tʃɐnə=tsə
碗=indf

tʃʷaʔ-lə
打碎:pst-ego

我（有意）打碎了一個碗。
b. ŋiː

1sg:erg
tʃɐnə=tsə
碗=indf

tʃʷaʔ-wɐ
打碎:pst-pst:DIRECT

我（不小心）打碎了一個碗。

然而「不自主」、「無心為之」的語意，其實並非前綴də-的核心語意
內涵；請見下例（田阡子、孫天心2019:463）：

(48) a. tʰə=ɣu
3sg=agt

ləpʰə
樹

nə-kʰvʌ
pst-砍

他砍了樹。
b. tʰə=ɣu

3sg=agt
ləpʰə
樹

də-kʰvʌ
pst:RESULT-砍

他砍（倒）了樹。

以上兩句描述的都是有意的自主行為，差異在於(48a)僅表達「砍樹」
的動作，而(48b)則強調動作的結果，母語人理解為「砍倒了樹」，而
不接受被動經歷的解讀「無意中砍倒了樹」，因為後者在實際生活中
不甚合理。由此可知，過去前綴də-主要的作用是將過去時動詞轉成為
有終點(telic)的謂語，常用於表達動作的結果。因此，nə-χçə（弄碎）~
də-χçə（（失手）弄碎）、nə-ncʰə（踩）~ də-ncʰə（踩到）這一類的語
例，應屬動貌(aktionsart)的交替而非示證形態的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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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討論與總結

本文進一步闡釋Tournadre & LaPolla (2014)對示證式的修改定義，將說
話者的「訊息話語來源」與「訊息掌握度」做出明確區分，據以系統
介紹中部霍爾語格西話動詞的示證範疇。格西話示證體系採用以零標
記及三種動詞後綴構成的「四元對立」，依據說話者訊息掌握度的高
低，依序是零標記的「深知訊息」，-rə標記的「新知訊息」，-sʰi標記
的「後知訊息」，以及-gurə標記的「旁知訊息」，其中零標記、-rə、
-s(ʰ)i的示證用法，先前研究均有部分提及，而「旁知示證」-gurə則為
本文識別出的新範疇。

對於後綴 -rə，黃布凡(1991:35)視為描述「行為狀態是經常的或持
續的」的「經常體」標記；而Jacques et al. (2017: § 7)首度對其用法做了
正確的描寫：「The sensory -rə is generally used to express a non-past state
or an action that the speaker is directly witnessing」；不過，他們所採用的
語法標籤「感官(sensory)示證」在文獻中一般等同於「直接(direct)示
證」，指說話者的憑據為自身的感官察知。從本文§ 2.2節可知，格西
話的示證標記-rə並非適用於所有「感官察知」的情況，而僅限於說
話現場即時察知(immediate perception; Nichols 1986:248; Lazard 1999: 96;
DeLancey 2012: § 4.3.2)的新訊息，故此本文選擇標註為「新知示證」。

至於後綴 -s(ʰ)i，19黃布凡(1991:36)與Jacques et al. (2017: § 7)都注意
到它須結合動詞過去形式使用。20黃文首度記錄了這個標記「不自覺做
了某事，事後才發現」、「動作發生時未親見，事後才見結果」的兩
個用例，均屬上文§ 2.4節討論的「後知示證」範圍。Jacques et al.指出
這個後綴標記的是「聽聞」與「間接證據」，但仍稱之為「過去推測
past inferential」示證。事實上，後綴-s(ʰ)i的用法較多元，訊息來源並非
僅限於「推測」，屬於Aikhenvald (2018: § 1.3.2)所謂「不凸顯訊息來源
source-neutral」的示證範疇。既然-s(ʰ)i的核心語意為「事後得知」，以
「後知示證」作為語法標籤更為妥當。

格西話「四元對立」示證體系中，零標記的「深知訊息」反映最
高的訊息掌握度。採用零標記示證報導普遍知識，或親為親歷的第一

19. Jacques et al.的語料來自孔色話，與格西話-s(ʰ)i對應的後綴形式是-sə。
20. 動詞過去形式，黃布凡(1991)稱為「已行體」，語意接近於我們的術語「（相對）
過去時」（田阡子、孫天心2019）；Jacques et al. (2017)則稱為perfective「完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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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訊息，屬於跨語言常見的情況，例如草登嘉戎語(Sun 2019:19)、羌
語(LaPolla & Huang 2003 § 4.3.7; Evans & Sun 2016: § 2.2.4)乃至南美洲的
Bola語(Aikhenvald 2004:44; Thiesen & Weber 2012: § 11.1)，格西話也為
此提供了另一個佐證。反映說話者訊息掌握度較低的「新知」、「後
知」、「旁知」三種情境，則各有明確的示證標記。其中「新知」訊
息直接來自說話現場，掌握度明顯高於事後才獲取的「後知」訊息。
至於「旁知」示證，反映說話者對報導事件全無直接感知，訊息掌握
度無疑更低，如下表所示：

表 1. 格西話的示證體系

上述示證體系，具有一些醒目的特點。
其一，示證標記的語意分佈與訊息掌握度密切相關：說話者

對訊息最有把握的敘實、自知、與親歷親察的情境，採零標記形
式。事實上，許多有示證區別的語言（如草登嘉戎語Sun & Bstan’dzin
2019:19）這幾類情境也不帶標記，這是示證形態跨語言分布的常
見情況(DeLancey 2001:379; Aikhenvald 2004: § 3.2.2)。反之，帶標記的
示證範疇均屬說話者訊息掌握度較低，認知不深的情境，包括「新
知」、「後知」與「旁知」三類。文獻常見的四元對立示證系統都是
以「訊息來源」來界定的(Aikhenvald 2004: § 2.3)。例如，南美洲厄瓜
多爾Tsafiki語的四種示證式是「親見」⟷「情境推測」⟷「常理推
測」⟷「聽聞」(Dickinson 2000:407–408)。然而，格西話的四元對立
示證體系中，零標記代表說話者「知之甚深」的訊息，-rə代表「現場
察知」的訊息，-sʰi代表「事後方知」的訊息，-gurə代表「二手轉知」
的訊息，均反映說話者對訊息不同的掌控度，若僅以「訊息來源」來
理解，顯然牽強難通。本研究的貢獻在於豐富了跨語言示證的類型，
並揭示傳統示證式定義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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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動詞的「時」與格西話的示證範疇也有關聯，但並非決定
因素。從形態層面來看，-rə、-gurə結合動詞非過去形式，-sʰi結合動詞
過去形式；從語境層面來看，-rə與 -gurə主要用於現場情境，而-sʰi主要
用於過去情境。然而事實上，三類示證區別都超越了「時」的限制，
主要呈現說話者對訊息掌握程度的差異。以「後知示證」-sʰi為例，除
了用於報導過去發生事件之外，還有表達令說話者意外的現場狀況，
如(49a)（同前文例(17)）與(49b)的對立：

(49) a. tʰə
3sg

buba
藏族

ŋu-rə
cop-imm

他是藏族（現場得知）。
b. tʰə

3sg
buba
藏族

də-ŋu-sʰi
pst-cop-hs

原來他是藏族（出乎我的意料）。

須注意的是，雖然(49b)使用了過去動詞形式də-ŋu-sʰi，陳述的卻是現在
的情境：他是藏族。此處「後知示證」-sʰi的增添的語意是「原先有誤
解，後來才知道」。21前文也提到，-rə雖須搭配非過去動詞使用，但仍
可表達說話者過去在某時間點臨時察知的情況，參見前例(19–21)。同
樣，「旁知示證」-gurə不限於現場情境，也可用於以更具臨場感的方
式描述過去從旁得知的訊息：

(50) tʰə=ɣu
3sg=agt

dʒədə
信

v-ra=gə
tr-寫=nmlz

ɟi-gurə
在-sh

（A:昨天我跟我的弟弟通電話了。B:當時他在做什麼？A回答：）他在寫
(Dahl 1985: 11)信。

上述示證式格局，在霍爾語群中具有代表性。就目前掌握的材料
來看，中部霍爾語的格什扎 (Honkasalo 2019)及上東谷話（個人調
查）、西部霍爾語（新龍）與北部霍爾語（壤塘）（個人調查）、乃
至巴旺-聶嘎（楊之帆2021）及爐霍縣霍爾語（個人調查）至少都有
「一手」（零標記）↔「新知」↔「後知」的示證對立。22其屬性與親

21. 藏語的「後知示證」（如拉薩話的-bzhag，轄曼話的-zəɣ，達古話的-tsə）都有這種
用法。學者經常沿襲「推測示證」inferential這種標籤，其實並不適切。
22. 霍爾語群各語言的示證體系雖然相近，但是形態標記不一定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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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關係較近的綽斯甲語群相似(Lai 2017: § 12.7)，但與嘉戎語(Sun &
Bstan’dzin 2019: 19; Jacques 2021: § 21.5.2.2)23有顯著的差異。

示證形態方面，格西話主要的示證標記是新知示證-rə與後知示證
-s(ʰ)i。以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來，新知示證後綴-rə（及其方言變體）24在
中部霍爾語、西部霍爾語中都有發現，而壤塘及爐霍縣的霍爾語則以
前綴體現新知示證。相比之下，-s(ʰ)i的根源更深，除了各地霍爾語均
發現與其同源的示證形式外，25嘉戎語組綽斯甲語群，乃至木雅語、普
米語都以相似的後綴表達後知示證語意。26

格西霍爾語位於甘孜州道孚縣，周邊的主流本土語言是示證現象
更為豐富的藏語。那麼，格西話的示證體系是否與藏語的接觸影響有
關？通過比較與格西話最有地緣關係的安多藏語，27我們發現兩種語言
的示證體系有如下的異同點：

1. 訊息掌握度最高的自知與親歷親察情境，格西話採零標記而安多藏
語則有明確的示證標記：自知與親歷是-ɐ，親察是-tʰa。

2. 兩種語言都有「新知」、「後知」示證範疇，然而形態完全不同；
安多藏語「新知」、「後知」的示證標記分別為-kʰə（及其形音變
體）與-zək。

23. 草登嘉戎語只有一種「中介」(mediative)示證標記-cə/nəŋo，標記的示證語境範圍
涵蓋新知、後知、與二手信息（Sun & Bstan’dzin 2019:19;參見Lazard 1999）。茶堡嘉
戎語也有sensory與inferential示證範疇，性質類似於本文的「新知」、「後知」範疇，
此外還有僅用於現場情境的「自知」示證範疇，主要以前綴標誌(Jacques 2019)；四
土嘉戎語卓克基話的「觀知」與「間接傳信」示證也接近於茶堡嘉戎語的sensory與
inferential範疇（林幼菁2016:33–36）。
24. 新知示證標記在道孚縣孔色話、麻孜話、格西話，以及丹巴縣邊耳話（個人調
查）都是-rə；丹巴縣格什札話的-rɐ（多爾吉1998:79–83；Honkasalo 2019: § 9.2.2）、新
龍縣尤拉西話的-rɐ̀（個人調查）、巴旺話的-rəw（楊之帆2021）應與此同源，而上東
谷的新知後綴-go̤（個人調查）與眾不同。
25. 例如道孚縣孔色話、麻孜話的-sə、丹巴縣格什札話（多爾吉1998:80–83; Honkasalo
2019: § 9.2.3）及巴旺話（楊之帆2021）的-sʰi、北部霍爾語（宗科話）的-si；新龍霍爾
語（尤拉西話）-zə̀（個人調查）語音形式差異較大，但也不排除同源的可能。丹巴縣
上東谷話則使用獨特的後知後綴-sko（個人調查）。
26. 如綽斯甲語木爾宗話（第二作者調查）的-sə，以及俄熱話、斯躍武話的-si (Lai
2017: § 12.7.3)；木雅語的-sə³³及其形音變體（黃布凡1991:27–28）；普米語的-si³¹（黃布
凡1991:28）。
27. 這一帶的安多藏語，分佈於道孚、爐霍、壤塘三縣搭界的牧區，各地差異不大。
本文引用語料來自道孚縣玉科鎮甲宗村（個人調查）。藏語示證現象的一般情況可參
考江荻(2005)、Tournadr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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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格西話的後知示證除了傳遞「事後得知」的訊息之外，還可延伸到
說話者親歷而受話者未親歷的非現場狀況（§ 2.4例(36)），安多藏
語的後知示證無此用法。

4. 格西話標誌「二手訊息」的-gurə，形態位置與其他示證後綴一致，
屬於同一示證曲折聚合體；安多藏語無此示證範疇。

5. 安多藏語從言說動詞zer虛化而來的-ze可兼表「聽聞」(hearsay)與
「引述」(quotative)兩類示證語意，並可與引述句的示證標記並排
出現。格西話源自言說動詞jə的引述標記-jərə也有平行的功能，但
語法化歷程尚未完成。

霍爾語群語言長期接觸藏語，形態句法層面受到藏語成分滲透的例子
包括新生的核心賓格標記、動詞贅語式進行體，以及從「中心語帶標
記」蛻變為「附屬語帶標記」的結構格局（孫天心、田阡子2013； Sun
2019；田阡子、孫天心2019）。本研究顯示，格西霍爾語的示證範疇雖
不能排除來自藏語模式的影響，但在具體形式上與藏語涇渭分明，足
見並非接觸迻借的產物，而係長期演進形成的語法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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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對照表

agt agentive（主事格）
conj conjunction（連接詞）
dm discourse marker（話語標記）
ego egophoric（自知示證）
hs hindsight evidential（後知示證）

imm immediate evidential（新知示證）
sc surface contact（表面接觸）
seq sequentializer（連句成分）
sh secondhand evidential（旁知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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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tiality in Dgeshes Horpa

Spoken in six counties of Rngaba and Dkarmdzes Prefectures in western Sichuan Province, the
Horpa language cluster falls under the Rgyalrongic subgroup in Sino-Tibetan. This paper con-
ducts a first systematic study of verbal evidentiality in the Dgeshes (Gexi) variety of Central
Horpa based on, and further developing, Tournadre & LaPolla’s (2008) definition of evidential-
ity. Dgeshes distinguishes a four-term evidential system signaled by zero and three verbal suf-
fixes. Gnomic, egophoric, and personally perceived situations involve speaker’s higher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are zero-marked, whereas three evidential categories characterized by lower
information access, immediate, hindsight, and secondhand, are explicitly marked by suffixes.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re two verbal elements which impart evidential-like meanings but
are yet to fully integrate into the evidential paradigm. The Dgeshes evidential system displays
several salient formal and functional traits typical of Horpa languages in general. While con-
ceptual influence from Tibetan cannot be ruled out, the system appears to be an output of inter-
nal evolution rather than language contact.

Keywords: Rgyalrongic languages, Horpa cluster, verbal inflectional category, evident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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